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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教授最新作品

· 说清代官德，文省事丰，鉴古知今

· 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史学大众化的佳作

◆ 读者定位
1、清史研究者
２、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李文海，江苏无锡人。1932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南窗谈往》、《李文海自选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续编》等。
·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的书。作者通过对清代官场众生相的真实描绘，深刻揭示了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充分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清明政治的冀求与向往。既有很好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全书语言生动形象，叙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文省事丰，是史学大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 简要目录

为政以爱民为本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一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二

俭以成廉侈以成贪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三

大臣不廉小臣必污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四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五

切戒“悦谀成风”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六

疲是居官大病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七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八

不专一己之见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九

风气关乎治乱

清代官场迎送何以成灾

变了味儿的“人际交往”

清代积案之弊

官员尸位与胥吏擅权

侈靡与贪黩

吃的品位

话说贪官“倡廉”

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

顺治帝论为官四戒

总督张悬锡的自杀风波

康熙帝八拒尊号

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反思

读孙嘉淦《预防三习疏》随想

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

——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

劝善与募赈

 “老屋子”的比喻

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养生与修身的统一

——清人家训中的“致寿之道”

清朝的“白发卿相”现象

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何未能挽救灭亡？

清王朝与“兴亡周期率”

清朝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
◆ 上架建议
_____历史/随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摘
自序

从2008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史学》陆续发表了一组读书札记，一共9篇，题为《清代政治文明杂谈》。由于写的时候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得空便写一点，所以全部刊发完，前后竟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有朋友建议，如果把这些短文集中起来，也许能给愿意翻翻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我便将这几年写的主题大体相近的文章收集了一下，编成这本小册子。因为文章内容主要是讲政治伦理，也就是现在通称的“官德”，所以书名就叫做《清代官德丛谈》。

这些文章都很短，每篇大都两千多字，花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读完一篇。这当然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但也正是我所努力追求的。

少写长文，多写短文，是我进入古稀之年后立下的一个心愿。

所以有这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精力渐衰，研究宏大主题，创作鸿篇巨著，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之感。纪晓岚在谈到为什么写《阅微草堂笔记》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纪晓岚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时，不过60多岁，像他这样的学问大家，尚且感到“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何况我辈，自然更应该有自知之明。写点小文章，“聊以消闲”，正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但更主要的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根源于我对如何更好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这些年来，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发展中也存在某些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研究同社会生活的联系相对薄弱。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面却十分窄小，通常局限在少数同行专家之间。广大群众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故事或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传播历史知识为职志，有的甚至公开申明是在“消费历史”或“戏说历史”，但人们偏偏误认为所讲的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但我们不能禁止人家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必要的虚构又正是文艺作品同史学著作的本质区别之一。所以，倒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传统习惯，更加努力地写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的东西。十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其中说：“史学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学界以外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只是作为史学界一部分同仁交换研究心得的手段。”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却远远不够。“史学家还要善于跨越史学界，关注社会，关注群众，重视对全社会提供对于当前社会生活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努力去学习写一些随笔、小品之类的杂文，就是实践上述想法的一个具体行动。

不过在史学界这个圈子里待久了，要走出去却并不容易，步履蹒跚地走几步，实在也走不多远。但情况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短文发表了几篇后，颇有一些熟识的和不太熟识的、搞历史的和并不搞历史的朋友，表示读过或关注过这些文字，有的甚至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在过去发表学术性论文中是很少遇到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去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会议上，令狐安同志递给我他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已经发表在2011年第11期的《中华魂》上，这里照录如下：

读李文海杂文有感

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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